遗憾中的无憾    
1971届初中4连4排1973届高二2班  徐肇宏     

从1968年到1973年，我在北京一零一中学度过了终生难忘的中学时期。那也是一段“阳光灿烂”的日子，虽然，当时多灾多难的祖国不可能给她的学子一个宁静的学习环境，但是，我和许多同龄人却在逆境中完成了我们的素质教育。在五年时间里学会了求知、学会了劳动、学会了生活、学会了健体、学会了做人……其间经历的一些事情，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，对我的人生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。
我时常庆幸自己没有遭受应试教育的蹂蹦，开放式的教育使我形成了开放式的思维。高中的语文课是我一生中最喜欢的课程，高中的语文教员郑民生先生是对我养成求知、思考习惯帮助最大的恩师。那时，郑老师既教语文，又是我们的班主任，他长了一副厚厚的嘴唇，说话带一点福建口音，以至于．他每次试图以字正腔圆的普通话朗读课文时，我都不禁暗中为他使劲。就是这样一位貌不惊人的老师，以他别开生面的教学，把我们的思想带进了一片广阔的天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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郑民生老师

    他让我们以记者身份采访学校运动会，撰写新闻报导；他组织诗歌散文朗诵会，让我们以一种全新的形式去欣赏文学的美；他还教我们学写文学评论，独立发表见解。有一堂作文课让我至今难忘，记得郑老师从某著名大报上选出一篇短篇小说，内容是阶级斗争一类的，他不做任何引导，让同学们独立思考，自由命题，写出一篇文学评论。这是我第一次写评论，而且主题不受任何限制，我顿时来了兴趣，拿着小说反复阅读若干遍，当时，编造阶级斗争的文学作品比比皆是，大都漏洞百出，这篇小说也不高明，被找出逻辑性错误十多处，找到“下刀”的地方，当然不能放过，于是，一篇从反面批驳的文学批评文章一夜出笼。
在后来的几天里，我有些紧张，因为大多数同学都从正面赞扬了小说的主题，人物和情节，而我的彻底否定，就显得十分另类。出乎意料是，这篇另类作文被郑老师评为优秀作文，不光当堂朗读，还贴在教室墙上展出了不少日子。这堂作文课，影响了我的一生。陈云同志倡导的“不唯上，不唯书，只唯实”在今日的官场上是很难做到的，但我却从骨子里带着一种“求真、唯实”的追求，溯其根源，郑老师的语文教学始然。

从初二开始，我参加了学校广播站的播音工作。至今我还记得广播站里那台古老的电子管功放机。机器上有两个开关钮，按下第一个预热钮，红灯亮，三分钟后，按下第二个播音钮，绿灯亮，便可以播音了。当时学校每天早晨六点半准时播放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联播。每天早上要五点多起床，赶到广播室做好准备才不会误事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，我们几个广播员轮流值班，每天早上六点半之前进入工作岗位，在播音前三分钟按亮预热钮，静候片刻，准时在六点半钟让 《歌唱祖国》的乐曲回荡在校园上空。
那时我们只有十五六岁，正是贪睡的年龄，尤其到了冬日，起早．尤不容易。为了万无一失，我索性住进广播站旁边的小屋里。学校的住宿条件当然不如家里，伙食也很简单，但为了能够每天六点半准时播放广播，我把这间小屋当作自己的阵地，坚守了一年多的时间。广播站的故事已经过去许多年了，我进入工作单位以后，先是我的上级教育我“爱岗敬业”，后来是我教育我的下级“爱岗敬业”，但不论在什么场合，只要提到“爱岗敬业”四个字，在我的脑海里总会浮现出：红灯，挺前预热，绿灯，准时播放的场景。在一个时期，这个年复一年，日复一日，准确无误的动作，几乎成了我对爱岗敬业唯一的诠释。广播站的工作教会我做许多的事情，其中“爱岗敬业、认真负责”是我得到的最大财富。
    初二还有一件值得回忆的事情，就是我参加了校田径队。因为耐力不行，就凑合着跑短跑，没想到在著名体育教师兼田径队教练王寿生先生的调教下，成绩一路提升，很快就跑进了12秒，后来我们的4×100米接力队，在海淀区中学生运动会上，一举夺得冠军，那真是一件很风光的事情。但在风光背后，我也吃尽了苦头。为了跑出成绩，我们沿着圆明园的坡路跑上跑下，我们在健身房里练得大汗淋漓，我们在跑道上30米、60米、100米反复奔跑，直到呕吐不止……
为了尽快提高成绩，我们还想出了一个训练科目，就是在放学路上，把前方30米内的任何一个物体当作追击目标，然后凭借自身良好的爆发力瞬间完成起跑、蹬地、提臀、冲刺一系列动作。在各种目标中以追逐快速行进的自行车最为刺激，也最有成就感。
   有一次黄昏时分，一辆自行车从我身旁驶过，放出三十米左右，“走!”我立刻来了一个30米冲刺，结果骑车人一声尖叫，差点跌下车来，原来是个女生妹妹，以为遇见坏人。从那以后，在我们的追击目标中不得永久排除了所有女性，成就感因此大幅度下降。一群十五岁的男孩儿在马路上疯狂的追逐每一个假设的目标，现在看来是一件多么孩子气的事情，但就是在这反复的冲刺之中，我的内心深处逐渐形成了“敢于超越，决不放弃”的人生信条。在以后的人生路途上，每当我遇到障碍，一群飞奔的身影就会让我热血沸腾，冲上去!超过去!成了我本能的反应。
  中学时代渐行渐远，一晃已经过去三十二年了。这些年，我当过工人，上了大学，毕业后在金融行业一干就是二十三年。先在中国人民银行工作，后来调入中国工商银行工作，1999年义调入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工作，现在担任公司总裁助理，负责公司在北京地区大约300多亿元不良金融资产的经营管理。几年下来，共收回现金近39亿元，为国家挽回损失尽了微薄之力。人生五十，风风雨雨，几经坎坷，与三十二年前的那个热血青年相比，我已面目全非，但是，母校教我的为人之道却始终不曾忘记。在我的人生道路上，无论跑出多远，蓦然回首，起点却在一零一中学。终点尚无尽头，我不敢须臾懈怠，不敢妄言成功，因为我曾经是，并且永远是一零一中的学生。

啊，一零一中，我的母校，感谢你教会我怎样做人，在一个令人遗憾的年代，虽然书读得不多，但所得到的素质教育却使我受益终生。
徐肇宏，1968年入学，1973年离校，曾饪一O一中学广播站播音员，现为中国华融资产管理公司总裁助理，
注：本文写于2005年一零一中六十周年校庆前。
